
强国赤子心  胸中浩气存

——记 2013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张存浩院士

        
经济日报社 刘松柏

科技报国凌云志，尽

在满头银发中。初见张存

浩，86岁高龄的他，思路
清晰而快捷，话语坚定而

自信：“中国的科学技术还

不是世界第一，我希望在

有生之年继续为国家强盛

添砖加瓦。”

作为我国基础研究

的卓越领导者、我国化学

激光和分子反应动力学研

究的开拓者之一，张存浩

院士从事科学研究 60 多
年，涉及多个前沿科技领

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

先进甚至领先水平的科研

成果。而今已是耄耋之年

的他，依旧是“老骥伏枥，

志在中华复兴”，求索的

脚步仍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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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入心化行

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亲历了颠沛流离，目睹了山河破碎，总有一种

强国富民的情怀。

1950年 10月，获得密歇根大学化学工程硕士学位的张存浩从美国回国，
带着他的一片赤子之心，一份报国之情。

触发他决定回国的因素却是1950年6月美国入侵朝鲜。“必须立即回国，
否则自己的科技报国梦可能会落空。”张存浩心里琢磨着，他料定美国会很

快阻止中国留学生归国，因此毅然决定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和国外多家单

位给予丰厚待遇的工作机会，在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回到当时条件还十

分艰苦的祖国。

“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亲历了颠沛流离，目睹了山河破碎，总有一种

强国富民的情怀，太想为国家出一份力。”张存浩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正在天津读小学的张存浩被父母寄养到重庆
的姑父母身边。张存浩的姑父傅鹰、姑母张锦是经受了“五四运动”洗礼、

怀抱科技救国理想留学归国的化学家，受姑父母的熏陶，强国富民的理想

在年幼的张存浩心中滋生。

张存浩回忆：“记得我在福建长汀上中学时，每晚与傅、张两先生在

同一盏油灯下攻读，傅先生向我谈到了祖国的灿烂文化，谈到了振兴中华，

谈到了青年一代的责任，教导我一定要学好祖国的文化，当时让我感动得

泪流满面，对我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种影响内化于心、外化为行，已经成为张存浩生命的一部分。在踏

上祖国的那一刻起，张存浩就一心只想着要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

的才学。1951年春，张存浩来到了东北科研所大连分所（中科院大连化学
物理研究所的前身），开始了他的科技强国征程。

20世纪 50年代初，我国石油供应十分短缺，又面临西方国家的全面
封锁。为解决国家急需，张存浩和楼南泉等人日夜奋战承担了研究，在短

时间内研制出了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高效氮化熔铁催化剂，并“中试”成功。

20世纪 50年代末，在紧张的国际形势迫使下，张存浩迅速转入火箭
推进剂这一对他来说几乎是全新的领域，在文献资料很少的情况下，不顾

毒性和爆炸危险，大量实验，最终和何国钟院士等提出了固体推进剂燃速

的多层火焰理论。“没想到中国在 20年前就有了这么完美的燃速理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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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后，美国科学家在一次交流中惊叹道。

一心扑在科研上，国即是家。甚至“有次回家时，竟然把孩子的名字

都忘了”。豁达的妻子迟云霞至今仍把此事当成笑话叙说。“国家需要什么，

我就做什么。”这是张存浩那一代人的科研哲学。有人问过他：“你回国后，

做了这么多任务性科研，没有关注过自己的科学兴趣，后悔吗？”张存浩说：

“不后悔，我回国，就是为了报效祖国。”

回首 60多年的科研经历，张存浩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国
界的。现在的年轻人，爱国主义是应该无条件接受的。”

殚精竭虑培养人才

在张存浩的心中，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期盼：青年强，则国强。

2013年 12月 19日，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金红光迎来了他
学术生涯中最难忘的时刻，从中科院院长白春礼手中接过“院士证书”。

像金红光这样获得过“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并后来当选院士的，

他不是第一个。国家自然基金委主任杨卫介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至今已

资助了 3000余名优秀青年科学家，其中已有近 200名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或
中国工程院院士。”

而当初两次致函总理，力荐设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正是张存浩。

l991年初，张存浩出任国家自然基金委主任，学科带头人“青黄不接”
的形势，让他忧心忡忡。当时处于科研一线的老一辈科学家年龄基本上都

在 50岁以上，人才老化问题严重，出国留学的人多而人才引进却很困难。
张存浩清楚地记得，即使科研实力强、科研条件不错的北京大学化学系，

在 1990年前后只从海外引进了一位中青年科学家。
在大连化物所时尤其重视人才的张存浩，此时对基础研究和科技战略

有了新的更深更广的思考。

“我们的理解力并不差，但缺少原创性，有时和别人同时起步，但逐渐

落后，这与对基础研究在培养人才中的作用认识不够有很大关系。”

“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科技创新的关键取决于高层次人才的数量和质

量。培养高层次人才，是基础研究的根本任务，应该创造一个这样的环境。”

“中国基础研究的目标既要符合当前中国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国情，

又要适应今后大约半个世纪之内中国要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强国的需要。”

正是因为这些思考，张存浩提出了基础研究要瞄准国家目标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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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科技工作者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重大深层次问题，瞄准科技

前沿，在国家需求和科学前沿的结合上开展基础研究。”

如今，许多科技工作者，不管是否曾得到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都称赞：“张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略科学家。”

大处得气魄，小处也见精神。张存浩不仅是一位科技界的领航者，也

是一位慈父般的长者。他关心青年，丝丝入怀。“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因

为营养不良，全身浮肿，老师二话不说，将国家补贴的营养品鸡蛋和牛奶

全部给了我。”现已担任博士生导师的徐正每忆起这段往事，还禁不住热泪

盈眶。

他提携后学，任劳任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石

文波说：“谈到张先生，我首先想到的是幸福。”最让石文波感怀的是：“张

先生在病床上给我修改论文。当时我将论文发给先生，并不知道他生病了，

先生也没提及，只告诉我他看看。”忆及此事时，石文波哽咽在喉。

一点一滴总关情。在张存浩的心中，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期盼：青年强，

则国强。张存浩说：“我坚定地相信，新世纪一定会大书特书中国科学的丰

功伟绩，这些丰功伟绩将属于新一代的中国科学家。”

另辟蹊径创新求索

越是新的、难的前沿研究，就越不惧怕，这是张存浩的性格，也是他

所说的在科研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如果说从研究合成燃料转到研究火箭催化剂，张存浩偏离他的专业还

不算太远的话，那么，研究化学激光，对张存浩来说，意味着一次真正“改行”。

重提当年，张存浩至今仍记忆犹新。他说：“化学激光技术是一项真正

的尖端技术，要集成多个学科的知识，以当时的中国科技水平来搞这项研

究，难度非常大，当时什么都没有，缺资料、仪器、设备，连基本的光谱仪、

示波器也没有。”

“越是新的、难的前沿研究，就越不惧怕，这是他的性格，也是他所说

的在科研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中科院院士何国钟这样评价说。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1973年 1月，大连化物所成立激光化学实
验室。张存浩与一大批中青年科学家一起，从头学起，迎难而上，着手研

制超音速燃烧型氟化氢（氘）激光器。

敢干，并不是蛮干。创新意味着要巧干，要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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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外氟化氢（氘）激光器也是刚刚起步，但有关文献上发表的

却是没有实用价值的等离子加热体系。张存浩决定，不照国外的路子走，

独立进行燃烧体系选择。

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张存浩和他的同事夜以继日地攻关，终于在较

短时间内扫除了拦路虎，解决了相关关键技术，大大促进了实验的进程。

1973年氟化氢（氘）激光器输出功率从零做到了几瓦，两年后，输出功率
又增加了几个量级，整体性能指标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后来了解到，我们的效果与国外基本一致，但走的是完全不同的技术

路线，”张存浩感慨地说，“并不是我们想要标新立异，而是因为在关键技

术的应用研究上，发表出来的，往往是走不通的，而能走通的技术路线往

往严密封锁。因此，在确定研究路线时，一定保持清醒的头脑。”

另辟蹊径，打开了化学激光领域新天地。80年代以来，张存浩领导了
化学激光和分子反应动力学的研究，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甚至领先水

平的成果。

他与庄琦等人在国际上首次研制出放电引发的脉冲氧碘化学激光器，

效率及性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在 1992年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连续波氧碘
化学激光器。

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创了研究极短寿命分子激发态的“离子凹陷光

谱”法，并以该方法首次测定了氨分子预解离态转动光谱及其寿命。

他还和沙国河院士在国际上首次观测到混合电子态的分子碰撞传能过

程中的量子干涉效应，并明确此量子干涉效应本质上是一种物质波的干涉。

⋯⋯

另辟蹊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离不开果断决策，而“张存浩就是一

个敢于决策的人”。何国钟院士说。最初研发激光器时，是发展自由电子激光，

还是发展化学激光，科学家有不同的意见。张存浩敏锐地意识到，化学激

光具有功率易于放大和不依赖外部能源等独特优越性，更适合国家的战略

需要。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他据理力争：“只要十分之一的经费，我们就

可以得到十倍的功率，而且还能早出成果。”这一誓言，早已被事实所验证。


